
我骄傲
我
是
一

名
矿
工

（散文） 恩/陈文 野

天轮背起长长 的钢索 ，将太阳不
息地拖 出 矿井 ；矿 山 轮声呼唤我踏上
人生 征程 ，我大步走 向 岗位——踏上
罐笼 。

我沿 着脚下 的路开拓延伸 ，我迎
着石 的封锁爆破前进 ；让 习 惯势 力 称
我“煤 黑 子 ”
吧，而对这世俗
的鄙 薄 我 不 动
心。

我推动盛满
煤的矿车 ，连 同
自己 生 命 的 车
轮；我挥动大锨
攉煤 ，也填 充 自 己饥饿的
灵魂 。

我的 脉博和 着煤炮震
动，我的理想随着太阳升
腾，我在 黑色的地下挖掘
红色 ，电 溜子 盛满我的笑
声。

永不枯竭 的热源从我
手中 奔 涌 ，祖国 ，牵动着
我每一根神经 ；我为祖国
奉献 出 火 山 般 的感情 ，我
骄傲 ，我是一名 矿工 。

出井 ，我走上 山 岗 ，
去寻找我应该享受的那份
阳光 ；任 太 阳 尽 情 地 观
赏，给我摄下倩影一张 。

我有些疯了 ，神经质
地发 狂 ，竟 把 大 写 的

“ 人 ”字 留 在 山 坡上 ，留
下火 一样 对太 阳 的企盼 ，
留下 对远方妻子灼热的想往……

虽然 这里没有城市样 的 公园 ，全
是开 着小 白 花的 荆条 ；我还 是愿意走
上这 荒凉 的 山 岗 ，领取大 自 然对我昨

夜功劳 的奖赏 。
阳光跳荡在我的心房 ，像妻子轻

抚我的胸膛 ；也许是我们过 多地丢失
了阳光 ，如今才爱 得这样痴狂 。

枕着信念 ，我静静地躺在 山 岗 ，
疲倦追赶着我进入 梦 乡 ；紫外线 的辐

射快给我填充 光 的
食粮 ，因 为我晚上
还要 下井去挖掘太
阳。

属于我的 日 日
夜夜 ，日 日 夜夜都
属于我 。我的心 日
夜都没有淡忘 ，梦

中常有一条 宽 阔 的井巷 。
那轰鸣 的 电 溜是淌金溢

银的海 洋 ，那摇曳 的头灯是
我心 中 闪动的太 阳 。

老塘里 的木柱 ，挂着 往
日峥嵘 的时光 ；新开掘 的掌
面上 ，我 多 想做棵顶石 的大
梁！

顶板 下 插 紧 的木楔 ，结
着绿 色 ，散着芬芳 ；身边 刚
竖起 一颗柱子 ，坚起了新工
友的理想 。

这里是我人生路上的 第
二学堂 ，这里有教我育我的

“ 奶娘”，这 里有我夺标后
开怀大 笑 的 豪爽 ，也有我为
痛失战友后恸哭 的悲伤 。

我之所 以 引 吭高歌 ，只
因为 又 重 回 往 日 拼 杀 的 疆
场。风机为我的 到来吹叫 ，

欢笑 声溢满整个煤掌 。
属于我 的 日 日 夜夜啊 ，日 日 夜夜

都属于我 。我的心 日 夜都在 向 往 ，掌
面上那页页 火红 的诗章 。

一双草鞋
（ 散 文 ） 文/陈益发

客栈 卧 室 的 墙 上 ，挂 着 一 双
精致 的草鞋 ，那是我难忘的记忆 。
常常 ，望着它 ，我遮掩不住情感 的
窗口 ，总 有 一 道 耀 眼 的 亮 光 照 射
进幽 闭 的 心 的 缝 隙 ，燃烧我 的 体
肤，让灵 魂升华洁净 。

我深刻地记得那个瘦弱 的女
人和 孩 子 企 盼 的 眼 神 ，而正 是 这
个动 人 的 记 忆 ，构 成 了 一 双 普 普
通通草鞋的故事 。

1997年3月 的一天 ，我在陕南
汉江边 的一个农贸市场消 磨无聊
的时 光 ，也许是下午 的缘故 ，摊位
散乱 ，人 员 稀少 。我懒懒地溜 达 ，
看匆匆 的商贩在割据的地盘上撕
哑吆喝 。不知不觉 ，我 已走到南边
的市场 。这里人 更少了 。窄窄的石
条板上 ，没 几个货摊 ，看兴 也减了
不少 。突 然 ，我发现有两双眼睛正
盯着我看 。他的旁边 ，是一堆整齐
的草鞋 。呵 ，草鞋 ，久违 了 的草鞋 。
我有些激动了 ，快步走 向 摊点 。卖
主竟是一 个瘦弱 的女人和一个小
男孩 。

见有人来 ，女人眼睛一亮 ，她僵
硬地微 笑 着 ，慌忙 用 手解 开 系 草 鞋
的绳子 ：“买草鞋吧 ，有 几十双 呢！”
她温和而又有些 紧 张地说 。

见我 摇 头 ，女 人 有 些 失 望 了 ：
“ 买 一 些 回 去 吧 ，上 好 的 草 鞋 ，二 十
双也行。”

“ 我喜欢草鞋 ，不过我不 穿这玩
艺。十 几 年 前 见过 的 。今 天 碰 上 ，只
想好好看看。”

“ 买十双 也行。”女人耐性真好 ，
她不想放过我这唯一的客人 。

“ 买一双 行吗？”我似乎被女人
的热情感 染 了 。

“ 行 ，您 能 不 能 多 买 些？”她 再
次跟我商讨 。

“ 实 在 对 不 起 ，我真 的 不 穿 它 ，
我是喜欢您的编织 工艺。”

“ 噢 ，那 就 卖 给 您 一 双 吧 ”女 人
看上 去 被 我 的 真 诚所感 动 ，随 手就
递过一双草鞋 。

“ 多 少 钱 呢？”我 问 道。“四 毛
钱。”她柔和着声音说 。

我心头一惊 ，不知说些什么 。因
为，起 先 我 无 论 如 何猜想 一双草鞋
的价钱 最 少 也 得一 元 二 元 的 。没 想
到现在这么便宜 。这时 ，再看那依靠
母亲 蹲 着 不 语 的 男 孩 ，我 的胸 口 掠
过一丝难言 的颤栗 。我改变了话题 ，
向女人问道 ：“孩子上几年级 了？”

“ 小学二年级。”
“ 今 天 跟 您 出 来 走 了 多 少 里 山

路？”
“ 几十里哩。”
“ 草鞋的生意好吧？”
“ 不 行 。早 上 一 来 卖 了 些 ，还 剩

四十双哩。”

“ 吃饭 了 吗？”
“ 我们娘俩 中 午吃了 一顿。”

我忽 然 觉 得 ，这 种 盘 问
风马牛不相及 。

“ 我想 了 解一下 ，您编一
双草鞋得 多 久？”

“ 半 小 时 吧。”女 人 笑 着
答道 。她 看 出 来 我 不 是 买 着
穿的 ，也 就随 便 地跟 我 聊 了
起来 。

“ 一天能编 多少双呢？”
“ 一 个 人 编 不 了 多 少 ，屋 里 活

多，一天 只能编十 五双。”
我掐 指 一 算 ，这 一 天 功 夫 也 辛

苦不 出 几 个 钱 。我感 到 一股 无 名 的
情绪 涌上心头 ，便立即打住问话 ，急
忙掏钱 。我拿到那双鞋 ，要付她一元
钱。

“ 不 ，那 怎 么 行 呢 ，我 只 卖 四 毛

钱。”她坚决地说 。
我自 觉脸色难看 ，再次掏 钱 ，

却寻不 着 零 钱 。我让她 把 一 元 找
开。摸 了 摸 口 袋 ，用 手攥 出 一卷 小
钱，展 开来 ，是 几个一元和一张二
元的纸 币 ，有七八块吧 。她说 ：“对
不起 ，找不开。”

我无奈 ，又掏 出 那把钞票 。胡
乱地翻 着 ，在 几 张 十 几 元折叠 的
钱缝 中 搜 寻 。女 人 和 男 孩 睛 眼 也
大睁着跟着我的手指搜寻 。

“ 看 ，五毛。”那 个一直沉默的
男孩 说 话 了 。我 抽 出 这 仅 有 的 一
张小 钱 ，交 给 了 男 孩 。我 对 女 人
说：“不 用 再 找 零 钱 了 ，我就拿 这
双鞋。”女 人 从 孩 子 手 中 接 过 钱 ，
极难 为 情地说：“我 多收了您一毛
钱。”

哦。我什么也没说 ，手提着那
双草鞋 ，迅步离开 了 农贸市场 。

在走出大门的一刻 ，我扭过头
朝南看 看 ，夕 阳下 ，那一 男 一女的
身影 ，像一尊 神 圣 的 大 山 的 雕石
凝固在那里 ，令我久久难舍 。

小诗四首
文/王 淑 君

烟囱

挺挺地立直身子
才能浊气排空
远远地高 出 别人
才能引火升腾
真正的好汉 不在乎
刮东南风还是西北风

电线
挂在天空上的 琴弦
印在大地上
演奏着

有声有色的乐章
电杆

种植在 大地上的
硬杆庄稼
不长花叶
却一年四季都结果

日历

年初 装订的
一叠梦
尔后 一天一个地
极力 去圆

水
中
人
家

吴
陆
平
摄

最后一 次 出 乘
（ 小 说 ） 文/李春玲

雨越 来 越 大 ，风 越 来 越 猛 ，雷 声 隆
隆，大 雨如注 ，闪 电一条 接着一条 。在通
往柿 子 沟 的 山路上 ，一辆公交 车在盘坡向
上爬 中 熄 火停 了 下来 ，右 前方的 山 体随 着
暴风 雨的 冲刷正大块大块 向 下滑落 ，直接
冲打在车体 上 ，后面小桥下 ，河水像发怒
的狮子 ，怒吼着 。一车 的 人都紧 绷 着心 ，
眼睁 睁 看 着 这 突 如 奇 来 的 暴 风 雨 ，往 前
走，山 体 在 滑 坡 ，往 后
退，河水在上 涨。

一车 人 困 在 了 风 雨
中。

“ 轰隆隆——哗啦啦
啦！”一 串 惊天动地的霹
雷骤 然 响 起 ，风 更 猛 烈
了，雨 也 更 凶 狠 了 。

“ 大 家 不 要 惊 慌 ，拿 好 东 西 抓 紧 下
车，都到车后面 的柏 油 路上。”开车 的 司
机在险情面前依然沉着地指挥着 。

泥水夹着黄土 ，从 山 顶滚 落下来 ，速
度越来越快 ，面积越来越大 ，公交车似乎
动了 一下 ，接着又是一下 ，司 机紧 紧握住
方向 盘 ，脚死死踩 住刹车 ，头向 后扭着 ，
沉着镇静地看着一个挨一 个下车 的 人 ，大

家被眼前 的险境吓得不说话 ，只 是动作
在不停加快 。

“ 老人小孩妇女先下。”老 司机焦
急地下着命令 ，目 光正好与一位模样俊
俏，留 着齐耳短发 的姑娘相碰 。

“ 一 块 儿 下 吧 ，要 不 然 来 不 及
了！”

老司 机没有应声 。

雨越来越猛 ，车子如 同 一片树叶开
始在风雨 中 摇 曳 。

坐在后排两个 中 年 汉子 已 吓得急不
可待 ，哭丧着脸说：“完了 ！完了 ！我
们家就我一个独子 ，老娘还等着我养老
送终呢 ，我倒 先走了。”另 一个小伙子
一口 外地话：“唉 ！我才倒霉 呢 ，我是
出差路过此地 ，没想到……唉！”

老司 机望了望站在最尾端 两个小伙

子，又看 了 看站在他们前面的姑娘 ，平静
地说：“先让这 两个小伙下吧。”

姑娘 不相信似的瞅着 老司机 ，但 当 看
到老 司 机果断 、坚毅 的脸庞 ，不 由 自 主侧
身靠在 了 窗玻璃旁 ，让出 了通道 。

又是 一 阵 强 烈 的 闪 电 ，大 块 大 块 黄
土夹 杂 着 雨 水 迅 猛地 冲 下 来 ，当 两 个 小
伙子 刚 跳 下 车 ，只 听 天 空 一 声 炸 雷 ，天

幕像 被 无 数 只 魔 爪 撕 破 了 面
皮，人 们 大 声 惊 叫 着 ，呼 喊
着，左 侧 的 河 堤 轰 然 塌 陷 下
去，连 同 公 交 车 一 块 倾 翻 在
奔腾 的河水 中 。

天晴了 ，被雨水冲洗得山 乡
格外清翠干净 ，大片大片釜灿灿

的油菜花开得甚是可爱 ，与往常不同的是河
堤旁多添了两个新坟 。

几天 后 ，一位老人在一群红领 巾 搀扶
下，来 祭拜 ，火纸在燃烧 ，一张 上写 “安
全行驶五十万公里”的荣誉证书和一套讲
义夹在焚化中 变成缕缕清烟 ，弥漫在 山 乡
上空 ，久久不肯散去 。

那是她 的老伴和刚 从民办教师转正 的
女儿 。

听
雨 读闲书

（ 随 笔 ） 方晓蕾

我喜欢雨天 ，雨本身就是个好东 西 ，能
给人 许 多 想 象 ，况且 ，除 了 雨之 外 ，还 有许
多要做的事 ，最有趣味的就是读书 。书是那
种闲 书 ，所谓闲 书 ，就是读也可 ，不读也行 ，
全凭 兴趣 为 之 的 那种 ，不 是那 种 必读 的课
本，不 是 那 种 为 生 计 而 读 的 书 。不 是 我 矫
情，我 总 觉 得 听
雨读 闲书也是人
生的 一 大 乐 趣 。
有这种 乐趣 的 当
然不 乏 其 人 。记
得几 年 前 ，我 到
乡下去看望一位
朋友 ，这 位 朋 友
从学校毕业后 自
愿到 乡 下小学教
书，整个学校就他一个教师 ，我的 想象 中 他
应该是寂寞 的 ，但事实非然 。我去的那 日 正
是雨 天 ，我 见到他时 ，他正 就着 一个 饼子 ，

边吃 边 读 书 ，双 脚
架在 窗 棂 上 。窗 外
是淅 淅 沥 沥 的 小
雨，手 上 是 趣 意 盎
然的 好 书 。此 情 此
景，真是慕煞我了 。

我的好读书 习
惯就是儿时听着细
雨读 着 闲 书 养 成
的。那时 ，我生 活
在农村 ，天晴 的时
侯散学 了 一定要帮
大人们做事 的 ，只
有下雨的 日 子才是
自己 的 天空 。由 于
那时 爷爷的成份不
好，邻里 的小伙伴
没一个和我玩 ，即
使我远远地看着他
们打扑克 、下石子

棋什么 的 ，也不被允许 。好在那时家里还
有几 本 破 书 ，虽 然 都 是 些 劫 后 余 生 的 家
伙，虽然我那时根本读不懂 ，甚至连字都
认不 出 ，但总是读得津津有味 。那时我大
约十 岁 吧 ，首先读的是 《毛泽东 》选集之
类的 东 西 ，还有 《本草纲 目 》、《医宗金

鉴》之 类 的
医书 。最令
我兴奋的是
还翻 出 了 一
本《水 浒
传》。读这
些书 的 时
候，我总是
挑一个避人
的屋 檐 底

下，静静地读 ，除了 雨声 ，就是翻书 声 ，
沙沙地 ，感觉愉快极 了 。有时侯 ，飞扬的
雨星儿还会溅到书上 ，轻轻地 ，轻轻地 ，
甚至没让我感 觉到 。雨大 的时候 ，我只能
在家 里 读 ，为 了 不 被 父 母 发 现 我 在 读 闲
书，我总是把课本放在这些书 的上面 ，关
上门 ，打开窗子 ，静静地读 。累 了 ，望一
眼窗 外 ，窗 外 是 雨 幕 ，像 一 块 毛 玻 璃 似
的，把房子对 门 的 山 录得隐隐约约 的 ，如
一幅淡墨画……

后来 ，我远离了 乡 下 ，在外面上学 ，
外面工作 ，当 然 也在外读书 。然而平 日 里
没完整地读书时间 ，只有雨天才是属于 自
个儿 的 。也就是这几年吧 ，我读的大部分
所谓 的 闲书可 以说全是在雨天 里完成的 。
中国 的 ，外 国 的 ；古典的 ，现代的……细
算来 ，怕有 几千册了 吧 。我的 创作 也在这
读闲 书之余有 了 长足的进步 。

我有时想 ，所谓的听雨读闲书 ，主 旨
不在听雨上 ，也不在闲书上 ，而在读 。听
雨是一种心境 ，闲书不闲 ，是心灵 的一种
需求 。这样看来 ，听雨读 闲书算是人生的
一种追求了 。

葛
优
与吴倩莲

“
恋

爱”

文图 /马学文

6 月 22日 贺 岁 片 《没完 没 了 》的开 机 已 引
起众 多 媒介与影迷的关注 。片 中 男 女一号 的饰
演者葛 优和吴 倩莲成为时下焦点明 星 。

葛优 ：把故事 弄有 意 思 就成
以前 在接拍一部片子时就会有记者朋 友问

我，想打听一下 ，我在剧 中 饰 演 角 色 的感受与
如何操作 角 色 ，我就一直这样说：“我还 没弄
清楚 ，还在琢磨 ，对 角 色的理解全在戏里 ，看
了以 后就会明 白 了。”我排戏的做法是 “先练
后说”，说 多 了 就会 “走嘴”，得不偿失 ，把
戏演好 了 比说 更重要 。

《 没完没 了 》是我演的 第三部贺 岁 片 ，其
实贺岁 片与演 员没有什么关 系 ，那是投 资 商与
策划 的事 。如果演 员要 因 为演贺 岁 片
而有所变化 ，那肯定就完了 。对于
的片子 叫 贺 岁 片 什 么 的 我 没 多 大
趣，别 人这 么 叫 我也没招儿 。

其实 呢 ，拍一二部贺 岁 片 也就
了，要 是再这 么 “没完没 了 ”地拍
去，打个 比方 ，春节晚会不赖吧 ，
观众 叫 好的有 几个？不称 “贺岁 片”
倒蛮踏 实 ，非要加 “贺 岁 ”二字 ，就
等于给 自 己 下 了个绊 儿 ，演 员有 多
受。

也讲 一 下 我 与 冯 小 刚 导 演 的 合
作，冯小 刚 是一个有很 多 想法 的人 ，
创新的地方很 多 ，但片子拍起来我和i
他的 想法难免不太一样 了 。有时 出 入
很大 ，但碰撞也非坏事 ，大家 的想法
凑到 一起 ，那就是把好故事 、好想法
往一块拼凑 ，好片子就出 来 了 。

吴倩莲是全凭表演功 力吸 引 观众
的演 员 ，很有观众缘 。我 以 前与她在

《 半生缘 》中 有过合作 ，吴小姐演片
中女一号没问 题 ，功 力在那摆着呢 。

吴倩莲 ：对喜剧 也钟 情
拍贺 岁 片还是第一次 ，尤其与冯导 、葛优

合作尝试一下新风格 ，好令我高兴 。有媒介说
我比 以 往开心 了许 多 ，还说拍 “冯式贺 岁 片 ”
藉此再把 《神雕侠侣 》中 小龙女的非议抹去 。
我对媒 介说 ，是因 为我来 内地次数 多 了 ，大家
也熟悉 了 ，冯导以前谈过要与我合作拍片子 ，
现在这 个 想法变成 了 现实 ，能与他这样有 见解
的导演合作 ，我好开心 ，我 当 努 力拍哟 。

“ 葛老师”以前与我在 《半生缘 》中 合作
过，他很有 灵性的 ，当 时我与他相约 日 后再拍
一部片子续戏缘 ，我与 葛老师在表演上不属一
个路数 ，但 “不 同 的元素在一起会 发生化学变

化”，可 以拍
出上 佳 的 片
子。

对内地演
员同 行我也接
触过一些 ，实
在讲呢 ，我对
他们没有评价
资格 ，我很喜
欢他们 。过去
虽然 没有演过
黑色幽默的 角
色，但我非常
喜欢 这 种 幽

默。冯小刚导演是拍喜剧片的高
手，我很喜欢 《甲 方乙方》，那
事故太好玩了 。

有很 多 次 ，报 端 按 我 以 前
的路 数 ，说 我 只 能 够 演 一 些 悲
剧性 片 子 ，不 能 演 喜 剧 角 色 。
我当 然 能 演 喜 剧 ！观 众 就 把 你
当成 这 个 样子 ，也 就 喜 欢 你 这
个样 子 ，他 们 就 会 排 斥 你 除 了
这个 样 子 以 外 的 所 有 另 一 面 ，
这样 对 演 员 的 艺 途 是 危 险 的 。
我以 后 要 下 力 改 变 以 往 ，展 示
我的 全 面 ，与 冯 导 、葛 老 师 的
这次 合 作 即 是 一 次 全 方 位 尝 试
的开始 。

丹
凤
文/黄 朴

丹凤是 不 需 任 何修 饰 的 ，
唯有 这 两 个 唯 美 的 字 眼 ，便 如
同连 体 的 姐 妹 ，让人 不敢 作 出
冗繁 的 美 化 。丹 与 凤 的 组 合 一
处，常 述 说 一 双 巧 笑 倩 兮 的 眼
睛，而我眼 中 的 眸子 ，却是一个
县，美 仑美奂的丹凤县 了 。

怎能不说那逶迤 东 流 的丹
水呢 ！丹水在 商州境 内 是素朴
的小 家 碧 玉 ，它 掩 映 在 青 山 平
畴中 ，夹 岸 依 依 垂 柳 ，倩 倩 芦
苇。水 声 喧 响 间 ，一 河 的 笑 声 ，
或浣衣 ，或垂钓 ，最是那啸叫 的
顽童 ，裸着黑亮的 身子 ，墨鱼般
地水 中 出 没 ，有 时 芦 苇 便 不 胜
娇羞 地 弯 着 雪 白 的 颈 项 ，似 是
被掩在丛 中喁喁诉说的伊人搅
了心 思 ，风 过 处 ，雪 白 如 浪 ，似
一条大鱼从丹水游过 。

河岸的花庙在廊牙回 绽 中
透着 红 砖 碧 瓦 的 威 仪 ，这 原是
极故 的 物 事 。古时 丹 江 水运 昌
盛，南北客商云 集 ，东西货物汇
聚，一时丹江樯橹如林 ，船声如
涛。花庙坐于 江边 ，自 成了 南北
客商 的 落 栖处 ，也 成 了 各船帮
祭奠 水 神 乞 佑 平安 的 庙 堂 。后
因公 路 繁 盛 ，丹 江 水 运 便渐衰
落，终 成了 一个平静 的 大 溪 ，倒
是那花 庙 风 度 依 然 ，寂 寞 里 透
着隐 隐 的 船 声 和 涛 浪 。现 在 成
了博物馆的 花庙一半座 落在水
边，另 半 座落在龙驹寨 的 境 内 ，
那便是丹凤的 县城了 。

走在宽阔的街上，引人 注

目的 便是凤冠 山 。日 头东升 ，那
石头 堆 垒 的 山 果 真 云 蒸 霞 蔚 ，
宛若 加 冕 了 一 顶悬 冠 ，赤红 得
煊目 。你 见 过 凤凰 的 冠 么？那
这座 山 便 是 了 。传 说 一 只 凤凰
飞临此地 ，见丹水碧碧 、平林漠
漠，竟 不 思 天 上 繁 华 ，落 而 为
山，在太 阳每 日 起床之际 ，最先
欣赏那 如大鱼般游荡在商 山 间
的丹水 了 。

我却触摸了 一次这圣洁的
凤冠 。因 为 高 洁 ，山 上 没 有 树
木，杂草 也休想 觅得 ，手抚着石
头与 石 头 构 成 的 坚硬 线 条 ，喘
息中 恍然抬头 ，巨大 的 阴 影 中 ，
交叠 的 凤 冠五 彩 缤 纷 ，迷 糊 着
眼。勉 力 走到高大的 山 崖下 ，太
阳豁 然 从 东 边 降 临 ，它 停驻 在
凤冠 山 顶 ，无 数 晶 亮 的 石 子 射
出炫 烂 烂 的 光 泽 ，使 凤冠 在 这

一刻显得傲然兀立 ，已 然 赤红 ，
如若 怒 张 的 王 冠 。山 下 有 几 孔
洞，我慌慌地进去喘息一阵 ，从
山背后野 兔似的逃下了 山 。

那便 是 丹 凤 头 顶 的 王 冠 ，
凤冠 山 么 ？

丹凤 因 了 凤 冠 山 和 丹 水 ，
享有 了 这 么 一 个 妙 曼 的 名 子 ，
倒是 那 个 生 于 此 地 的 贾 平 凹 ，
宛如 若 王 冠 上 的 一 颗 明 珠 ，使
丹凤闪烁 出 更 为迷人 的辉光 。

丹凤 还 有 些 迷 人 的 明 珠
呢，木 耳 、核 桃争 相 诉 说 着 ，更
不用 提那九 月 的板 粟十 月 的枣
了，却是那一 只凤 ，偎着蓝天碧
水，丹 凤 便 有 了 永远 也 说 不 完
的故事 。

中国 十大古 典名 曲

阳春 白 雪 相 传 这 是 春 秋时期
晋国 的 师旷或齐 国 的 刘 涓子所 作 ，
现存 琴 谱 中 的 《阳 春 》和 《白 雪 》是
两首 乐 曲 。

汉宫 秋 月 此 曲 有 筝 曲 和 二 胡
曲两种演奏 形 式 ，意在 表现宫女幽
然悲 戚 的 情
绪。

渔樵 问
答乐 曲 表 现
渔樵 在 春 山
绿水之 间 自 得其乐 的 情趣 。

高山 流 水 传说 先 秦 的 琴 师俞
伯牙一 次 在荒 山 野 地弹琴 ，樵夫子
期竟 能 领 会 其 中 “巍 巍 乎 志 在 高
山”和 “洋 洋 乎 志 在 流 水 ”之 意 境 。
钟子 期 死 后 ，俞 伯 牙 痛 失 知 音 ，摔

琴绝弦 ，终 身 不操 。
平沙 落 雁 明 代 时 此 曲 称 《雁

落平 沙》。曲 调悠扬流畅 ，通过时隐
时现 的雁鸣 ，描写雁群降 落时盘旋
顾盼 的情景 。

夕阳 萧 鼓 这 是一首 抒 情写 意

的乐 曲。1925年 前 后 ，上 海 大 同 乐
社根 据 此 曲 改编 成丝竹 乐 曲 《春江
花月 夜》。

梅花 三 弄 此 曲 借 物 咏 情 ，曲
中泛 音 曲 调 在 不 同 的 徵 位 上 重 复
了三 次 ，故称 “三弄”。

十面 埋 伏 乐 曲 描 写 公 元 前
202年 楚 汉 之 争在 垓下最 后 决 战的
情景 。

广陵 散 琴 曲 又 名 《广 陵 止
息》，汉 魏 时 期 嵇 康 因 反 对 司 马 氏
专政而遭杀 害 ，临刑 前 曾 从 容弹奏

此曲 。
胡笳 十 八

拍根 据 同 名 诗
谱写 的 乐 曲 ，其
主题 是 “文 姬 归

汉”。汉 末 战乱 中 ，蔡 文姬流 落到 南
匈奴达12年 之 久 ，虽 身 为 左贤王之
妻，却 万 分 思 念 故 乡 。当 曹 操 派 人
接她 回 内 地时 ，她 又 舍不得两个孩
子，还 乡 喜悦被骨 肉 离别 之痛所淹
没，心情异常 矛盾 。　（容平夫 ）

故乡的土路
（ 散 文 ） 冯积岐

我是踏着故 乡 的土路长大
的。

故乡 的土路意味深长而曲
折；故 乡 的土路魅 力 无 穷 ，它 无
拘，无束 ，漫长却不苦闷 。

和柏 油 马 路 相 比 ，故 乡 的
土路 显 然 是一 条 窄 径 ，没 有规
矩，不成方圆 ，想弯
就弯 ，想屈就屈 ，河
到了 ，路不断 ；沟深
了，路也深 。走在故
乡的 土路上使人觉
得很 放 心 ，从 来 不
会产 生 绝 路 的 感
觉，永远觉得有路可走 。

生气勃勃的庄稼夹 出 一条
路来 ，像似庄稼人丢在地里的腰

带，眼一抬 ，还稍稍地宽一点 ，顺
着腰带寻去 ，就慢慢地窄 ，窄 ，窄
成一条线 ，那线如被风折断的 白
烟，在广袤的 田 野上淡了 ，再淡 ，
然后 ，就抹去 了 印象 ，只 留 了 想
象的空间 ，使你的脚步不由 得勤
了点 ，撵着那想象而去 ，去看那

丰富处究竟有多丰富 。
故乡 的土路是 田 野上的巷 ，

它将村庄 、田 地缀成一个永不凋
落的 叶 片 儿 ，支 撑着 大 地的 生
命。故 乡 的土路是田 野上的动脉
和静脉 ，把血液输送给大 自 然的
心脏 。

走在 故 乡 的 土路 上 ，脚 下
很窄 ，眼 目 却极宽 。静卧的山峰 ，
返青的 小麦 ，团 团 的村庄 ，伫立
的树木 ，红墙屋檐 ，烟直天蓝 ，淡
处淡 ，浓处浓 ，我不仅能读到一
幅景致 ，而且能读到 自 然界的一
条法 则 ，这条法则不可言传 ，说
不清 ，道不明 ，只在我的感觉中 ，
使我亢奋 。走着走着 ，忽然觉得
故乡 的土路像高跷一样 ，将我一
跷，我被跷到了极高 处 ，向 下俯
视，忧郁的心境于一瞬间变得悠
然，旷然 ，坦然 。

我初 次 学 步 ，就 走 出 了 城

堡，走上 了故 乡 的土路 ，在那条
土路上 ，我跌倒了 ，爬起来 ，爬起
来，再跌 倒 ；就这 样 跌 ，爬 ；爬 ，
跌；故 乡 的土路教会了我走路 。

雨过 天 睛 ，我 就和 乡 亲 们
一起走 出 了院门 、走上了故 乡 的
土路 。乡 亲们站在麦地畔 ，捋 几

穗麦 子 ，看 看 成
色，将 喜 和 忧 从
心里 流 出 来 ，流
在了 脸 庞 上 。我
跟着 乡 亲们从这
条路走 向 那条路

当然 ，故 乡 的 土路 毕 竟 是
坑坑 凹 凹 的 ，也不端 直 。在故 乡
的土路 上 行 走 ，要 比 走 宽 畅 的
大路费 力得 多 。但是 ，走在故 乡
的土路上 ，我的心境是平和 的 ，
失去 的 是汗 水 和 力 气 ，得 到 的
是奋 争 之 后 的 痛 快 。不 知 从 什
么时 候 起 ，我 对 宽 畅 的 大 路 倒
生了 几分畏怯 ，畏怯它 的端直 ，
端直 得 使 我 觉 得寡 味 ；畏 怯 汽
车扬 起 的 尘 土 ，它脏 了 我 的 面
容，似 乎 给 心 上 也 蒙 了 一 层 垢
痂；畏 怯 那 样 式不 同 的 大 车 小
车。人 一 辈 子 如果 走 在 那 条 端
直的 路 上 ，一 辈 子 坐 在 那 匣 子
似的 车 里 ，生 活 还 有 什 么 情趣
呢？

故乡 的 土路从小就培养 了
我的 乡 村 感 情 。故 乡 的 土路是
我漫 长 的 童 年 不 可 缺 少 的 内
容。


